                    那島那海　那些人
我想，就走吧！揮去俗事羈絆，誰家外婆的澎湖灣，我來了．
　踏上滿天星客輪，一早嘉義布袋出港，搖啊晃著汪汪大海，才短短一小時，島嶼就由水線那端浮移過來，伸出港口臂彎把船包攏既定，踩過船板踏上這土地，好咧，多少年的想望就實踐在腳下了．
　唉，在腳下了，澎湖我來晚了．想當年外婆澎湖灣唱響校園，即引我想望登臨，動念至今心願一擱竟然，卅幾年，大半人生！
　自旅行社騎來機車，才雀躍要遠出市區．怎料，想是天天天藍這日竟沉沉陰霾，淋我一身濕冷．狼狽避雨中，眼前古樸的建築好庇護，是縣政府！建築捱過八十年風雨，幾經整修仍保留早年樸實精神．台灣各縣市那兒沒大砸公帑改建豪華廳舍，奇怪，澎湖歷任主政者竟保存這歷史建築，甘於埋首辦公老舊廳舍內，澎湖吹拂的，還是古風哩．
　感想澎湖政風一陣雨勢稍歇，不料，出了縣府陣雨逼著又急找屋宇．這回，躲進附近澎湖開拓館．一看，原是日據時代廳長宿舍，之後縣長公館改成．古樸和式風洋溢滿滿檜木芳香，更好是，竟然沒其他遊客打擾滿屋幽靜，那我就不客氣，幻想當起主人．“門口的，擋著任何人，別吵我！”
　會客室榻榻米任我臥，壁上觀光導覽片隨我看．難以置信，公務單位的簡介影片文詞新詩般幽美，陶醉得我觀賞一遍一遍又一遍，跟作者笑吟“親愛的T“詩句，好美啊，這澎湖這影片．
　看罷導覽，移身書臥房，椅上翻書，隔窗聽滴滴答答，難得雨聲瀝瀝敲叩這菊島，待了多久啊，就一男子闖來探看，.我忖想該是那守門人叫來的．一般遊客，繞逛一圈就離去，怎有人，久待裡頭究竟幹啥好事 ?
終究，售票員親自進來致意：”老爺，請起身．十二點了，中午關門．“，我由老爺夢裡醒來．下午一開門，我又逛進去作我的大夢．把惱人的綿綿雨，隔在灰瓦窗櫺之外．靜享公館幽雅時光．
　晚上的花火節煙火被雨淋沒了，漫步活動場地，海畔公園敞開沙灘迎來潔凈浪潮．想坐臥沙灘，仰望絢麗煙火朵朵盛放海上，百分百清淨無污染天空，那色彩那美麗，該也是完全呈現．一定，那天再來要親睹這盛景．即使無福賞看煙火，夜裡赤足漫步沙灘，海潮清清淺淺吻上腳踝冰冰涼涼，初戀似地．談情說愛，怎能不踏上那海灣彩虹拱橋？遙看燈火點點接力亮向遠方的西嶼更西．那時，也有什麼亮亮美美的，朵朵開在心田．
　第二天捨旅行社安排的吉貝海上活動，太多新奇等著探看，在本島．
一早機車載著我們，快快甩遠樓宇喧聲，奔向海奔向天，讓眩於十色五光的眼睛休息，讓疲於車喧手機的耳朵放假．北環道寬坦坦六線道，路有多長，風就有多長，海水多清涼．海風長長吹過跨海大橋，吹我們繞入小門嶼，看地質博物館，看館外鯨魚洞及洞外的天與地與海．海水一濤濤怒打一列列玄武岩，還吵著什麼，千萬年前火山噴發岩漿燙海的激烈往事吧．
　誰理會那些舊事呢？一行年輕男女笑聲湧來，那男生走近根立桿， 雙手上下把握桿子，要秀體操本事．我遠遠見著喊：“少年仔，脫了衣服，秀六塊肌吧！”真的，那小伙子有本事，真亮起健美上身，上桿騰空橫身，好漂亮！大家拍掌叫好之餘，我這中年無聊男子也試著，學不來，回去練幾年．一問少年仔，竟然也來自南部，南部人熱情奔放．尤其在這熱情島嶼．
遠端邊陲遊人足跡不到的那涼亭，卻是冷靜下熱情，寂靜貼著天貼著海，等著誰去體會它的心情？好，待我靜靜參來！
涼亭旁仰臥觀天，好個透明大蓋覆海和陸地，中間容著鳥飛雲遊．
側臥內看草原，只長風逗玩著石畔天人菊，不許也沒有任何建築打擾．
向外凝視大海，這無垠的藍一直藍下去，至水線那海角，會不會朝無盡崖底一傾而下 ?.
　起身吼嘯，豎耳聽對海那島，會不會回罵" 神經病 " ? 沒有，連附近虫兒也不理你，吱吱草間響著無邊的寂靜，沿草原南下直到望不見的崖畔，掉下去，被海濤一口吞掉。
　啊，這天這海這草原，抛了手機電視報紙拋遠那煩亂的紅塵囂喧，這兒，哲人的最愛，藝術家的天堂！那天，澎湖終會孕育出梵谷喜多郎和那位文豪哲人，在此寂天寞地，揮出他的色彩他的樂音他的文筆他的智慧．予澎湖予台灣予中華民族予世界，
　不是嗎 ？涼亭無語..草原無語..大海無語，天空..無語.. 風也無語，一隻燕子掠過，叫一聲!!
　想著想著，餓了，回入口店家巷， “小管先生”內外藍白配色，醒目清爽吸引我，嚐得小管熱食又品涼紅澄澄仙人掌冰，安慰胃腹後，看壁上相片好奇一問，原來店家阿桑兒子娶了紀政女兒， “我也想作你們的親家，我有兒女各一個．” 我對著她們開起玩笑，幫忙的另個阿桑起先沒回應，問了我女兒年紀想了一陣，竟認真回應，他兒子現年幾歲．呵，這澎湖行也能作樁喜事唷．
　小門嶼風光留我依依眷戀，再度光顧小店和阿桑閒聊，走出店外，紀政親家高聲喚住我，給張名片一瞧，.我們同姓，哇，“親堂！”這下，更熱絡和她把手，“耶，請客，把飯錢掏還親堂我”．那當然是想太美啦，哈哈哈哈，逗笑兩個旅人兩位店家．
揮別了紀政親家，機車向西嶼更西．路邊一面古厝牆喚我們，折入一探二嵌古厝吧．抵達一看發我訝奇，這兒竟傲立整個古聚落，想台南楠西江家古厝，也只一大戶人家．可笑在小門嶼，為探看一兩戶荒宅，怯生生潛入小偷似地，深怕突地那來喝道：“你們作什麼 ！”
　踏入那家宅院，向屋主買來好一杯溫潤杏仁茶，就堂而皇之入大廳，貴客般倨坐大椅，看架上白瓷藥罐古早碗盤，聆賞吉它彈唱安平追想曲，真空管音響細膩久久迷我，好嗓音啊高閑至！甚至探入各房室，訝異主人收集的古床古鏡，好雅緻的，這翻新的古厝，這主人的心情．可映照著歷史，社區古厝盡是高拒的牆窄隘的窗狹小的廳室，又無聲泣訴這兒曾經多少年，強刮著風沙橫行著海盜忍流著討海的血淚．古澎湖啊，多少滄桑！
　古厝間逛著逛著懷想著，竟撞見了桂花巷，當年陸小芬身影迴經的電影飄香場景，原來在這兒，這島上多少故事！只是，不得不別了二嵌歷史，即使多的是我還沒踩到的過去．漸黯的天色提醒我，該回現代市區旅館歇了．
　隔日由旅行社安排，瞧海上牧場啥玩意？搭船迎風心飛揚，突地躍出海面一隻魟魚，招呼天空的雲．抵港外不遠的養殖區，我卻笑不起來了．這海上平台棚架隔熱不足，即使太陽沒露臉，熱氣仍逼人泌汗，若夏日炎炎午時，會不會悶烤人乾？當另條船載來旅行團蜂湧而入雜沓人聲，導遊的麥克風喊聲轟轟，向對桌同伴說話還得拉高嗓門，只好，外頭釣魚！室外池子海魚海鱺烏賊等任人自由垂竿，魚餌只線綁沒帶勾，快意體驗大魚嘶咬魚餌的勁道．淺池子則游著阿呆河豚，手指輕撫逗牠膨脹即成帶刺汽球．我撈起隻小的一臉無辜死相沒脹氣，身畔誰家小孩好奇，我捧到他臉前，“來..快作人工呼吸“，他竟然當真，嘟起小口就湊近魚嘴．他媽瞧見會不會 啊地慘叫當場昏倒？
　回岸上趁空檔逛逛天后宮，鄰近老街商店一間間從容散發著古意，可惜沒空從容賞看，廟邊一家小店漂亮印章連石含刻.，難以思議，竟然只索百元還送到飯店．這兒，街巷間的小驚喜，阿桑的好性情，乃至路邊公園雕像散發的人文氣息，遠遠高於台灣諸多地方，三天兩夜騎車觀海看花，豈能深刻領略 ?只是，揮不斷的俗事在台灣召我，預訂的船票在港口櫃台候我，不得不， 再見了澎湖．
　歸程時，為避開艙內電視嘈雜轟炸，也如來程，找位置放了行李即逃到艙外甲板，打開門，海風一頭撞來，人就醒了．
　醒著，看島嶼越漂越遠，海面越深越沉越黝黑，波浪一濤濤越緊拍船越搖晃．搖晃間立船側，即使低著身子緊握船舷欄杆，也不免擔心甩落海上相會沉船的遭險先民．才對同伴說著，先民過此黑水溝敢不祈求媽祖保佑？一掌浪就撲上船舷拍到我頭上．啊，難道怪我進天后宮不拜？
　在黑水溝搖晃多久，眼光搜找東方海天一線那兒，是否浮現什麼，突然驚見東南方海水一分為二，明亮綠對抗黝暗藍，楚河漢界好鮮明．船朝東，急奔另個國界，不久，海上全面披綠明亮起來，大海平了情緒靜了波濤 黑水溝過了．三百年前，先民呼了口氣，當是朝天拜謝媽祖護佑．如今，渡海波濤衝擊不了滿船安坐人們，任電視傾潑新聞影音那兒自殺炸彈那兒抗議那些豎拳汹汹，啊，當今人們這個世界！
　隱隱有什麼由南到北，浮上東方海平面那一線，是幻影嗎 ?再不久，影像逼迫越近越清，陸地在即，到了，這泛淹新聞黑潮日夜襲打耳目的台灣．還沒踏上岸，西望滾滾波濤來時處，就想著啊，那天能再去呢？清清淨淨的澎湖，那島那海　那些人！
